親岑多夫伯爵與莫拉維亞弟兄會

Zinzondorf and the Moravians

十八世紀神偉大的作為之一

2004/6
【18世紀之前，莫拉維亞教會之歷史】

1． 最早的歷史記載：A.D.836，君士坦丁堡（東方教會）有弟兄Cyril和Methodius前往莫拉維亞宣教。他們為莫拉維亞的語言發明了字母，並以此繙譯了聖經。他們的工作種下了深愛真道的種子，熱情地將神的話放在口中，並甘心為這道捨命。這種子在幾世紀後，在約翰胡司（John Hus ）和其跟隨者身上開出花朵來。

2． 約翰胡司John Hus（1369~1415)：1400被按立為羅馬教會（天主教）之神甫，傳道於布拉格之伯利恆會堂。（布拉格－今捷克首都，在波西米亞Bohemia 境內，是莫拉維亞北鄰。）那時正是威克里夫的著作被廣傳於波西米亞之時。約翰胡司後來被教會定為異端，於1415年七月6 日殉道於火刑柱上。隨即展開對其門徒的大逼迫，迫其逃往Lititz男爵所擁有之Kunwald，這是莫拉維亞教會之前身。

3． Gregory the Patriarch （1420~1473）：Gregory是布拉格一位大主教之姪兒，受這大主教之影響，他成為胡司之信徒，他找到一些相同亮光的人，就定居於Kunwald ，在此他們開始自稱為Jednota Bratrska，或Unitas Fratrum，意為the Unity of the Brethren（弟兄會）。這是1457年，莫拉維亞教會成立之年。

4． 改教時期（十六世紀）

1. 在馬丁路得為主使用之前，弟兄會已有400個教會，約有十五～廿萬信徒！他們都是中世紀存留的福音亮光之餘種。

2. 這期間二位重要領袖為Luke of Prague（1460~1528），和John Augusta（1500~1572）。Luke曾於1501年出版了一本早期抗議宗的詩本，內含89首；和一本教義問答 Questions to the Children。John相當尊敬當時主所使用的路得與加爾文，他在弟兄會大受逼迫時，成為教會柱石。

3. 1579~1593之間，弟兄們譯成Kralice Bible。
5． Zinzondorf 之前（十七世紀）

1. 1620年是Pilgrim Fathers 乘五月花號移民新大陸之年。史稱Plymouth colony ，因他們初登新大陸的位置在麻州的Plymouth。
2. 1621年「血腥之日」（Day of Blood），15位弟兄和其他捷克愛國之士被斬首，之後許多教牧被囚。會友被送到礦坑、或地牢中，教堂被封閉，學校關閉，聖經與詩本、教義問答與歷史俱被焚燒。36000以上的弟兄會家庭逃離波西米亞。  

3. 逃離者中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Comenius（1592~1672），他許多的教育理論至今仍有價值，他也是首先主張教科書中插入圖畫之人，據說當時剛成立的哈佛大學曾請他擔任校長。他也是弟兄會的bishop，這是他最關切的工作。他們自波西米亞逃至波蘭後，又因大逼迫再逃至荷蘭。他自英格蘭基督徒手中取得許多款項來印聖經，以免教會被消滅了。他的女婿Peter Jablonsky 接續他作bishop，使弟兄會得以存續。

莫拉維亞弟兄會復興前夕的世界
1． 世界大事

1. 喬治華盛頓生於1732。
2. Oglethorpe（英國將軍）蒙允建立喬治亞殖民地。
3. 在費城，the State house，後稱為Independence Hall，被建起來。
4. 英國也在這時蓋後來成為首相官邸之唐寧街10號（No. 10 Downing St.）。
2． 社會情形

1. 歐洲剛從血腥的十七世紀中喘過氣來。
2. 中世紀的僧侶統治接近尾聲，雖然貴族與教牧仍是高階層人士，但社會上已興起中產階級。

3． 宗教

1. 沒有那個君王再認真地想統一教會（天主教與更正教），一方面因更正教已發展成勢力雄厚的團體，其中路得宗、改革宗、與安立甘（英國聖公會）三足鼎立。

2. 另一方面，因羅馬教會（天主教）本身的腐敗，如H.G. Wells所言「軟弱的教皇，修道院式微，主教們懶惰」。
3. 但可能最重要的原因乃是「理性時代」（The Age of Reason）己露曙光。理性主義的影響，使教會變得軟弱，無論是天主教或更正教皆然。而信徒的光景就是聽道、遵守聖禮與教會儀式，這種宗教自然無法滿足活在貧窮和苦難中的群眾。

4. 這就為敬虔主義開了路，要回到「為基督火熱的內在的信仰」。這是十七世紀末、十八世紀初之大醒覺（大奮興）the Great Awakening之原動力。其中在法國東部Saxony郡，敬虔主義者的要塞乃Halle，Zinzondorf也出於其中，為莫拉維亞飽受逼迫逃難之苦的弟兄們提供了一個避難所，非但使古代莫拉維亞教會復活了，而且將他們多年為之受苦之基督福音大光，傳至許多未聞福音之民。這項宣教行動始於1732年。

親岑多夫 Zinzondorf－The Rich Young Ruler Who Said Yes！
1． 家世：

1. 全名：Nicolaus Ludwig Von Zinzondorf

2. 從1662年起，Zinzondorf 家族的男丁都有伯爵頭銜，（屬神聖羅馬帝國）

3. 他生於1700.5.26，她母親在家庭聖經中記下他的出生說：「這是神賜我的頭胎兒子，願發慈悲的父管理這孩子的心，使他能無可指摘地行在美好的路上，願神的道使他的道路得堅固。」

4. 他生於Dresden （Saxony 境內）

5. 他出生後六星期，父死於結核病，教養的責任落在母親、Henrietta姑媽，和祖母身上。三年後，母親改嫁，他與姑媽、祖母同住於Dresden 以東60哩之Hennersdorf。

2． 屬靈的背景

1. 敬虔主義的創始人Philip Jacob Spener （1635~1705）是Zinzondorf的教父，也是其祖母的好友。

2. 他在禱告、讀聖經，與唱詩歌的屬靈空氣中長大。孩提時，有時他在紙上給耶穌寫愛的書信，然後投擲於窗外。

3. 10歲時，他被送至Halle學院，受教於Francke，常與其他貴族子弟與Francke 同桌吃飯。他在他們中間特別敬虔，有時成為嘲笑對象。15歲時他就能讀希臘古典著作與希臘文新約聖經，說流利的拉丁語，並精通法語如同其本國語（德語）一般。他也特具寫詩才能。他又在此有機會聽見Danish-Halle Mission差往印度之宣教士回來述職時之見証，促成他後來在海外宣教事工上事奉主的動機。

4. 16歲時，前往威登堡（Wittenberg）受大學教育。這裡是路德派的大本營，對敬虔派者來說並非友善的好去處，但對於執行伯爵職務來說，卻是個很好的訓練場所。在此他的家庭教師替他安排了嚴格的時間表，下面是一個例子：

6:00～7:00

禱告

3:00


聽有關Reich 之歷史的演講

（上午學習民法）



4:00


跳舞

10:00



測驗

5:00


與法國教師在一起

10:15～10:30

禱告

6:00


民法

11:00



讀法典

7:00


晚餐

12:00



午餐

8:00～9:00
禱告

1:00



羽毛球

9:00


讀Hoppie's examination

2:00



繪畫

5. 在此他逐漸能欣賞這些威登堡的領袖們，對路德派之偏見在此逐漸化解，他後來強調普天下弟兄相愛旳亮光漸漸成形。在威登堡受教育的末期，他必須前往幾個歐洲城市，學習認識歐洲情勢，首先是荷蘭，1720年前往巴黎六個月，在此邂逅了羅馬天主教的Noailles大主教，這是多年堅固友誼的開始。他參觀了凡爾賽宮，但這許多偉大的藝術品卻使他的心更遠離世界，更奔向救主。在此他得著一個影響他一生的經歷，是他一生中不時再提起的：

6. 在Düsseldorf的博物館，他看見Domenico Feti 的Ecce Homo（"Behold,the man"），那是耶穌戴荊棘冠的畫像，下面一行字是「我為你做了這些，你為我做了什麼？I have done this for you, what have you done for me?」Zinzondorf對自己說：「我已多年愛祂，但事實上我卻尚未為祂做任何事。從今以後，我要做任何祂引導我去做的事。」這位18世紀富有的少年官，向祂的救主說了一個絕對而永遠的「是！Yes！」

7. 1721年5月，他在法律上成年了，從他祖母手中領受了在Berthelsdorf（距Hennersdorf只幾哩路）的產業，並開始在朝廷執行伯爵職務，但他一年中只須幾個月在那兒。他在Dresden 開放他的寓所在主日有非正式聚會，很快就吸引了一些支持他的同伴。從那時起他有一個持續了一生的信念──他是個客旅；就在這時期他做了一首詩，大概有90種語言有這首詩的繙譯：

Jesus, still lead on,
Till our rest be won,

And although the way be cheerless,

We will follow, calm and fearless.

Guide us by Thy hand

To our fatherland.

8. 婚姻：他在法國與敬虔之天主教人士的接觸，使他用心查考有關婚姻的新舊約經文，經過許多禱告以及與友伴們的交通之後，他決定結婚，但只選擇那能分享他的理想的伴侶。1722年九月7 日他與其友Henry 的妹妹女伯爵Erdmuth Dorothea von Reuss結婚。她的家庭背景甚至比Zinzondorf更屬敬虔派。他們的婚姻沒有什麼羅曼蒂克，只是為了事奉基督。婚後數週，他們搬去Dresden 一棟四房的寓所，然後在1723年夏天搬去Bethelsdorf的新房。他切望能在此建立一個基督徒社團，如同女伯爵在Ebersdorf 的家一般，不久他就如願以償了。

【敬虔主義】

1. Spener是日耳曼敬虔主義的創始人，因見教會中的罪惡，而起來強調個人靈性生活。他強調平信徒在牧師指導下，自己研讀聖經，過禱告生活，並參與教會的事奉。要求神學生與教牧需要有個人靈性的經驗而非只是智識上的教義，講道也以建立會眾靈性生活為目的，他反對跳舞，看戲、玩紙牌等，並教導人在服裝、飲食上之節制。他強調聖經，也強調向猶太人和外邦人佈道。他不主張成立新的教會團體，乃要在教會中成立小團體，為大團體供應屬靈的酵，以促進有生命的基督教。

2. August Herman Francke（1663~1727）使敬虔主義發揚光大。他除了促進Spener之觀點外，又在Halle 開辦著名學院，為各階層的人提供屬靈教導的場所。後來Halle 成為敬虔主義的中心，他死時，學院中有二千二百多學生，三百多教師與工作員，當時許多牧師、宣教士、和有地位之平信徒，均出身該學院，其中也有Zinzondorf，而John Wesley，侯格（Hans Nielsen Hauge, 1771~1824，挪威大佈道家），都曾受他和敬虔主義之影響。

3. 敬虔主義之缺點是：過分注重個人靈性經驗，以致對不合乎他們「歸正」經驗之模式者，作狹窄而嚴酷的評斷。又易於走向法利賽式的死守規例，或因過分注重主觀的異夢、異象，而走向放任的主觀主義。

4. 但當敬虔主義走向正途，便帶來偉大的能力，莫拉維亞弟兄會即是一例。

3． 莫拉維亞教會

1. 有一天，一位莫拉維亞教會的弟兄Christian David 來到他在Dresden的家，他聽說Zinzondorf樂意為受壓制的莫拉維亞信徒預備避難所，Zinzondorf欣然答應。

2. 1722年12月第一批（10個人）莫拉維亞信徒移民抵Berthelsdorf。管家Johann Georg Heitz 接待他們，將他們安置在伯爵住宅附近的Hutberg 山腳下。在那兒Christian David引用詩八四篇「在…那裡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，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。」他砍下第一棵樹，為這些莫拉維亞餘種重建家園。Heitz為這新家園取了一個名字 紇仁護特Herrnhut，意為"under the Lord's watch"，"on the watch for the Lord"（「在主眷顧、監管之下」或「為主監管、守望」）。

3. 是年聖誕節Zinzondorf與妻路過這兒，進去與他們禱告，才發現這是群敬虔的人，於是他建立如同Halle一般的社團之理想開始成形。1724年5 月（17個月之後），古代 "Unitas Fratrum"（弟兄會）的「隱藏的種子」的一部分－－五位年輕弟兄從莫拉維亞逃離扺達Hutberg，正遇上Zinzondorf也在那兒，他們決定留下，其中有著名的David Nitschmann（後來成為最起頭的宣教士）。
4. Christian David 十次返鄉率領弟兄們移民至Herrnhut，在1725年5 月之前，這裏己有90位莫拉維亞居民。他們都有精彩的逃亡故事，不少人是藉著同情他們的天主教友人的協助而得以逃出。逐漸地，也有原屬於天主教會、分離派、改革宗、重洗派的信徒移居Herrnhut，也包含路德宗的敬虔派人士。其中不乏各種專業人士，城內開始有了紡織廠、陶匠等。在1726年底，人口已近300 人。也開始產生一些麻煩了。

5. Zinzondorf搬入Herrnhut：聚會儀式、經濟問題、語言障礙等，開始困擾著Herrnhut這個新興城市。後來又有個異教徒被允准住進來（他是因被路德派放逐而逃來此），他開始攻擊Zinzondorf，說他是啟示錄中的獸，後來他精神崩潰，但已造成不少傷害。為了保全這個社區，Zinzondorf在1727年決定搬入這兒，並以牧師身份挨家探訪、協談，愛與同心全意的氣氛逐漸穩定了Herrnhut。

6. 法規：Zinzondorf很不情願地立下Herrnhut生活規章－“Brotherly Agreement”，他們選出12位長老，與夜間守望者（以一首詩歌來報時！），和看望病人者，分發物品給窮人者，居民也被組成幾個Bands，是按著屬靈角度之共同點來組成。

7. 偶然的發現：神伸手印証這聖工：是年7月Zinzondorf旅行至Zittau，偶然在圖書館中找到一份古代Unitas Fratrum之章程，其序言出自Comenius之手。他才明白莫拉維亞弟兄們曾建立了教會，且是在路德之前。他又驚奇地發現這章程與他新近所擬訂之Brotherly Agreement竟如此相像，於是他複製了一份回去，與Herrnhut之弟兄們分享。之後，Herrnhut的居民成為一個禱告、合一的團體，而在是年八月13日（禮拜三），在Berthelsdorf之擘餅聚會中，聖靈大有能力地降臨在會眾中，以致後來Zinzondorf稱那日為新莫拉維亞教會之五旬節。

【莫拉維亞教會的五旬節】Baptized into One Spirit

1. 1727年六月，Zinzondorf一家搬入Herrnhut，七月2日(主日)是蒙福的一天，Zinzondorf在Herrnhut講道，Schwedler牧師在Bethelsdorf 講道，Rothe 在墳埸講道，三處都擠滿了人。
2. 七月19日與其後的一週，Zinzondorf為促進弟兄們的團契，以他那實事求是的性格和天才，組成了〞Bands”。後來他說「若無Bands ，弟兄會決不會變成今日的樣子。」一個Band由兩三個或更多人組成，他們彼此有屬靈的親和力，私下聚集，交通個人心靈光景，彼此勸勉，責備與禱告。Zinzondorf將全體會眾組成這些Bands ，並在每個團體中指定領導人。
3. Zinzondorf的家日夜開放，他也主動探訪各家，幫助、引導他們與他們一同禱告。七月16日在青年人中間的禱告大有能力，七月22日弟兄們中有10人，包括Christian     David, Melchior Nitschmann, Leonard Dober，在Hutberg聚在一起，傾倒他們的心來禱告、歌唱與彼此勸慰。
4. Zinzondorf於七月22日～八月4日間外出旅行，就在此時他發現了古代 Unitas      Fratrum 之章程，他帶回Copy給Herrnhut的弟兄們。古代弟兄們所領受的同一位聖靈也降在他們中間；籠罩他們先祖的雲彩，再次遮蓋在這些「隱藏的種子」（Hidden Seed）之上。
5. 之後，Christian David 提議讀約翰書信，顯然因此燃起了愛之火。八月5日，Zinzondorf和14位弟兄聖徒聚集，交通、禱告，午夜時分，一大群會眾加入禱告，並以”He is the Su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rises with resplendent(耀眼的)grace”來迎接次日黎明。
6. 八月10日下午在Herrrhut的聚會中，Rothe 牧師那麼意識到神的同在而俯伏在地，整個會眾也效法其牧師，他們聚集至午夜，讚美神，並以眼淚與懇切代求彼此立約，要在愛與合一中同住。早晨，Rothe 向Zinzondorf與herrnhut全體居民發出邀請，要在下個禮拜三，八月13日在Berthelsdorf舉行聖餐。
7. 因為這是這群人首次領聚餐，Zinzondorf拜訪了每個家庭，預備他們的心。他又為二位慕道的女孩Catharine Heintschel與Anna Friedler 預備了46個問答。八月12日晚他們聚集，在二女孩回答問題，並承認主耶穌為救主時，會眾深受感動。二位姐妹整夜留下禱告並默想。
8. 偉大的八月13日來到了。主要顯明祂的祝福在這些「隱藏的種子Hidden Seed」的信心之上，也記念Zinzondorf的熱心與忠心。這日是新弟兄會（莫拉維亞教會）的生日。
9. 一清早，Rothe在Herrnhut闡明聖餐的意義，然後會眾三三兩兩地步行至Berthelsdorf的教堂，一路上可以看見他們在愛中親切的交通。過去數週已使他們謙卑下來，認識自己的罪與軟弱，從而對別人生出慈愛來。
10. 他們以詩歌「哦，神啊，拯救我們脫離捆綁和鎖鍊」開始聚會。之後，Rothe以使徒的祝福堅固Catharine與Anna兩位姐妹，會眾熱切地說Aman！然後跪下唱：

My soul before Thee prostrate lies我心在你面前俯伏 
To Thee, its source, my spirit flies.我靈向其源頭飛奔
11. 多人啜泣，唱不成聲。之後，幾位弟兄帶領大有能力火熱的禱告。不但為自己，也為那配戴基督的名卻仍彼此分離的弟兄們。也特別為正好在外辦事的Christian David與Melchior Nitschmann 禱告，求主使他們也感受同一靈。
12. Zinzondorf帶領會眾認罪，Hennersdorf 的牧師John Suss則宣告主的赦免。會眾都感到他們分享了基督受難所帶來的果效，聖靈帶著祂豐盛的恩典臨到他們，在他們立了規章之後他們已成了一個身體，但現在他們成為一靈了。許多人伏在別人頸項上，彼此立約，以愛相聚。那天全會眾走回Herrnhut時，都成了新人。

4． 往外宣教的預備

1. Zinzondorf並未預期五年後，在另外一個八月的日子中，他和Herrnhut將差派第一    對宣教士往國外去。雖然多年來，大公教會（羅馬天主教）也差派宣教士，但將海外宣教工作視為整個教會，不論傳道人或平信徒的責任，是始自莫拉維亞教會。

2. 從1727~1729，Zinzondorf來往奔走，一方面為弟兄們中間尚待更完全的聯結，一方面為教會當局批評他在已建立的教會中另起小團體而提出解釋，最後決定Berthelsdorf教會仍為路德會，而Herrnhut自成弟兄會－後來成為莫拉維亞教會。

3. 為了強化弟兄們的靈性生活，Zinzondorf在1727年組成了Choirs，是在單身弟兄中間，其後是單身姐妹們，然後是夫妻與寡婦們。

4. Choirs是繼Bands之後組成的；他們幾乎每日聚集，彼此分享、認罪、禱告、操練。藉著Choir 的領導人，Zinzondorf得以常常知道個別弟兄的屬靈情況。

5. Choirs的成員，包括傳道人與平信徒，時而旅行各處，藉著研讀聖經與敬虔生活幫助各處信徒。藉此逐漸在眾教會間形成一個聯絡網，從莫拉維亞、荷蘭、丹麥、波羅的海諸國，乃至不列顛，都得著弟兄們，這些人後來被總稱為Diaspora（分散旳人，語出彼前一1 ）。

6. 他們聯絡密集，有時手邊有一百多封各地來旳信，他們會在每個月的祈禱日，或每天集會中分享這些信的內容。而且逐漸吸引了更多人來到Herrnhut，其中有些日後成為其領袖的，如August Gottlieb Spangenberg ，他將成為莫拉維亞教會首任bishop，並作Zinzondorf之繼任者。

7. 在Diaspora中的工作，乃是海外工作的先聲。有三個原因促成海外工作：

· Herrnhut的居民具有基督徒富傳染性（感化力）的印記。
· 其領袖Zinzondorf身為伯爵，深具影響力，而他也善用此影響力。

· 這些莫拉維亞難民原本就是在地上沒有根的客旅，隨時預備好作巡迴佈道的工作。

5． 偉大的宣教工作

1. 馬其頓的異象：在1731年之前，伯爵甚少捲入國家的職務中，但其中一件公事卻為莫拉維亞教會開創了新紀元。1731年，他收到一個邀請，要去哥本哈根（今丹麥首都），他本不想去，但他交在弟兄們面前來決定，並以搖籤來作決定。

2. The Lot搖籤（或拈鬮）：搖籤有聖經的例子，（如民卅三54，徒一26），是十五世紀胡司派與敬虔主義者通行旳做法，也成了Herrnhut內在生活的表徵。無論是揀選長老、宣教士、甚至婚姻，都搖籤作最後決定。Zinzondorf也常以搖籤來確定神的旨意。有時籤上分Ja（是）或Nein（不），有時有具指示性的經文在籤上。

3. 籤上說「去！」在哥本哈根，他遇見一個黑人Anthony Ulrich。他從St. Thomas被帶去歐洲，並在歐洲尋見耶穌作救主。他懇切請求Zinzondorf與David Nitschmann，    差人到丹麥所屬西印度群島去向奴隸宣揚福音，其中有他的弟兄姐妹。那兒雖有教會，但只為了白人。
4. 在這之前，Herrnhut許多單身弟兄已在醫藥、地理、神學、閱讀上受訓練，以備不日前往外地宣道。所以Zinzondorf一聽見這馬其頓的呼聲，就急速回Herrnhut，報告Anthony 所敘述的事。

5. 答應呼召：會中有二人大受感動，決心前往St. Thomas宣道，他們是Leonard Dober 與Tobias Leupold。Dober整夜睡不著，次晨為確定他的感動，遂翻開聖經期望得指示，正翻至申卅二47「因為這不是虛空與你們無關的事，乃是你們的生命，…必因這事日子得以長久。」他去與Leupold 分享這呼召，才發現他也有感動。二人聯袂經過Zinzondorf門口時，正好聽見他對一客人說：「先生，在這些年輕人中，會有宣教士前往St.Thomas、GreenLand（格陵蘭）、Lapland（拉布蘭，包括挪威，瑞典、芬蘭北部與今俄羅斯之可拉半島），以及別的國家。」

6. 他們當晚寫了信給Zinzondorf，第二天Zinzondorf與會眾分享這事。不久，Anthony來Herrnhut親自敘述St. Thomas的需要，會眾大受感動。但Zinzondorf知道最好勿行動過速。所以讓他們多等了一年有更多禱告與討論。但全會眾對於人選未有一致決定，遂以籤Lot作決定。

7. Lot上說，Leupold還要等，Dober則是”Let the lad go!”會眾決定差派25歲的Dober 去，而由David Nitschmann作陪。後者是個木匠。這兩位對於福音都有清楚認識，又有話語的恩賜，也知道如何傳講福音。是年（1732）八月18日，是惜別聚會，會眾唱了上百首詩歌，大有能力。
8. 首途海外宣道事工：八月21日（禮拜四），凌晨，Zinzondorf花了數小時與Dober交談、禱告，3:00 Zinzondorf親自駕馬車送他們一程，直到Bantzen，在沈腄中的城鎮外面，他們跪下禱告，伯爵按手在Dober頭上祝福他。他最後的囑咐是”Do all in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.”

9. 1732年十二月13日，在海上航行十週之後，船駛進St. Thomas的港口。Nitschmann    在完成了他的任務（為Dober 找到住處）後，於1733年四月離開Dober，回Herrnhut。
10. Dober這位陶匠則須獨力奮鬥15個月，有次他幾乎餓死，有一次幾乎被熱病奪去性命，但他堅忍地與奴隸們個別談道，也有一些人承認真道，其中一位Carmel Oly次年與他同回Herrnhut，當作「初熟的果子」。
11. 宣教的熱火：1734年七月，17位志願軍前往支援，其中也有Leupold ，但他們在海上航行了七個月之久，受盡打擊，在St. Thomas鄰近之St. Croix開工的頭一個聚會，是為他們中間的一位舉行葬禮。三個月內共死了九人。

12. 1735年五月，又來了11位宣教士，但這29位中，共死了22人。只好暫時從St.Croix    撤退。但宣教之火正燃燒於Herrnhut。

13. 1733年三位弟兄前往 Greenland，1734年，有人前往Lapland 和Georgia ，1735年－Surinam，1736－西菲幾內亞海岸，1737－南非，1738－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區，1739－阿爾及利亞，1740－北美印第安部落、錫蘭、羅馬尼亞和君士坦丁堡。

14. 從1732～1742，十年間，從莫拉維亞教會約600 位居民中，差了70位宣教士！

6． 工作的擴展－無敵的大軍

1. 被逐：隨著宣教工作的進展，伯爵遭遇更多反對，卒於1736被逐出Saxony，他和一家在法蘭克福附近的Ronneburg 安頓下來，到了四○年代在鄰近興起了另一個社區Herrnhaag，大過Herrnhut。他的一子三歲時死於Ronneburg，當另一子生病時，其妻Dorothea暫時離開了Ron-neburg，她給Zinzondorf生了12個孩子，只有四個長大成人。

2. The Pilgrim Congregation：被逐期間，他成立了「巡迴法庭」－The Pilgrim Congregation，處理海外宣教與向Diaspora宣教的工作，並助成了在Wetteravia、England、Holland、Berlin、Switzerland之社團的成立。1734他曾被按立為牧師，1737又在 Berlin 按立為bishop，1738他前往探視St. Thomas的宣教工作，適時救出了被控沒有被按立的三位莫拉維亞宣教士。

3. 美洲的工作：1741年十二月，Zinzondorf和The Pilgrim Congregation前往北美待了14週，為賓州的伯利恆城取了這個名字，且以此為基地，向印第安宣教。他又盡心竭力要使新大陸的教會聯合，他宣稱在新大陸沒有歷史，不當將宗派帶入，但這些呼籲失敗了。他於1743返回英格蘭。

4. 被逐結束：1747，放逐令撤消，但他仍多留在 Herrnhaag和英格蘭多於Herrnhut。是年有200 位宣教士從Herrnhaag 出來，往海外（特別是新大陸），或Diaspora去。        1749～1755，倫敦的屬靈空氣對莫拉維亞教會的擴展相當友善，他遂以倫敦為總部。 1755，他們24歲的兒子Christian Renatus死於倫敦，次年，妻Dorothea死於傷慟中（1756）。

5. 續弦：妻死後，Zinzondorf極為自責，有約20年之久，他冷落了Dorothea，而讓單身姐妹的領袖Anna Nitschmann 取代了她的地位常伴隨左右。妻死後一年(1757)他娶了Anna為妻。三年後(1960)二人相繼去世，Anna比他晚13天。

6. 讓位：他再婚是日，宣布由其姪兒Ludwig接續他作這貴族家庭的領袖。

7． 結語

1. 1760年，是開始宣教後28年，已有226宣教士被差派了出去。Zinzondorf在Herrnhut    被主接去。

2. 五月8 日他在彌留中，對David Nitschmann  說：
· 「當初，你能否想像救主會做我們所見的這些偉大的工作，就是莫拉維亞教會在其他宗派神兒女中間，以及異教徒之間所作的？」
· 「我只向神求一點點異教徒中間『初熟的果子』，但現在卻得著了千萬人。」
· 「Nitschmann，從我們教會中出來了何等無數的大群，已站在主的寶座前！」

3. 二天後，他去加入這大群中，稱頌羔羊了！

· 卡爾巴特Karl Barth說他「可能是近代唯一真正以基督為中心的人」。

· 費爾巴哈Feuerbach說他是「路德的再生」。

· George Forell稱他是「耶穌高貴的變種」。

· 教會史家Timothy Weber將他列在「十八世紀屬靈巨星」中，「他使基督教的行動成形。」

· 我們則簡單地以此作結論：一位富有的少年官遇見了耶穌，而且全心說了〞Yes！”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莫拉維亞教會的宣教神學】

1. Zinzondorf非常重視基督藉著聖靈在世上所彰顯的同在，這使他和十八世紀的莫拉維亞信徒享受了單純與自由的喜悅，被暱稱為「救主的快樂子民」，並為主成就了奇妙的大事。

2. 當基督在每個時代，藉著聖靈遇見祂的百姓時，基督自己就成為生命的中心，成為千萬人中之第一人。聖靈乃是真正的宣教士，人不過是使者而已。他們將福音帶給那救主已藉聖靈預備了他們的心而來聽道的人。信徒去宣道，並非由於為著不信者的命運害怕，乃因要跟隨耶穌的腳蹤。

3. 藉著研讀聖經（像徒十1~48，八26~39），Zinzondorf堅持說：「聖靈的作法是先在一個人心中激發了渴慕，然後遣宣教士去那人那兒。宣教士所作的見證，使慕道者的追尋得以滿足。

4. 那些回應了宣教士的宣講而信了真道旳人，被稱為「初熟的果子」，或用聖經中其他名詞。

5. Zinzondorf訓示宣教士，到一個地方，不要嚐試說服人相信有神，這乃是他們心中已明白的，乃要將「子」傳給他們，除祂以外別無拯救。談論耶穌自然會引向神的事，以及整個救恩故事。

【宣教先鋒】

Leonard Dober（1706~1766）和David Nitschmann（1696~1772）是莫拉維亞教會最先差派出去的宣教士，下面是他們的故事：

1． Leonard Dober 陳明他蒙召往St. Thomas 的心志：「既然被問及我想去St. Thomas的動機，我能說此時我並無想旅行的傾向，而只是要能紮根於我的救主。但當伯爵從丹麥回來，提及 St. Thomas 的奴隸，我再無法擺脫這件事。我對自己說，只要另有一位弟兄與我同去，我願親自成為一個奴隸，再告訴他我從救主所領受的經驗，好使十字架的道理向那些靈魂更顯出大能來。至於我，即使對當地人一無幫助，至少我向救主的降服可以成為一個見證。我將決定權交在會眾手中，但我只存有一個思想：『在那島上尚有一些人無法相信真道，因無人宣揚真道。』」

2． David Nitschmann：他是Zinzondorf親密的同伴。Zinzondorf在1729年的日記中寫道：「David Nitschmann和Christian David 和我同桌。我們仔細省察自己，然後彼此提出還有什麼在我們身上是破壞基督形像的。我跟他們先說出我欠缺的，然後我告訴他們，他們所欠缺的。」他在1735被按立為新莫拉維亞教會第一位bishop。曾在1736春天與John & Charles Wesley同船橫渡大西洋往喬治亞去，Wesley就是在那次行程中首次遇見弟兄們，為他們的安息所感而開始尋求救恩的確據的。

3． 從Herrnhut 到 St. Thomas（1732）

1. Herrnhut到丹麥哥本哈根途中，他們拜訪了一些敬畏神的朋友們，他們都勸這二人勿去，直言此行之困難與不可能，只有死等著他們。惟有女伯爵Von Stollberg 鼓勵他們。

2. 在哥本哈根（九月15日抵達），沒有人贊同他們的計劃，認為沒有船會載他們去，就是去了，也無法活下去，而且傳福音給奴隸是不可能的。Dober 告訴他們，他自己甚至願成為奴隸，這又引起他們的譏笑。
3. 他們問這二人在St. Thomas如何維持生活，答以作木匠，但西印度公司的負責人（原是Zinzondorf之友）拒絕幫助他們。甚至有人勸他們從軍來維生，他們拒絕了。不但如此，連他們最初起意去St. Thomas的媒介－那位黑人弟兄Anthony Ulrich在這節骨眼上受別人影響，而否認了他曾請求弟兄們前往宣教，且勸他們勿去。但後來他們出發時，他託他們帶了一封信給他的姐妹。

4. 這當兒，他們讀Daily Text，見民廿三19「祂說話豈不照著行呢？祂發言豈不要成就呢？」得著很大安慰。Daily Text是Herrnhut 早期，Zinzondorf每晚選出一句經文，在一天結束時宣讀，作為整個團體次日的警言，他也常附加一首詩歌，這就逐漸合成一本Daily Text ，每日有經文和歌詞，1731年發行至今。

5. 如果這二位弟兄有些不肯捨已的意念，或所得呼召不清楚，早就退縮了。但他們站住，且充滿喜樂，所以感動了這些人，後來許多人改變主意，幫助他們，鼓勵他們，連國家的領袖們也祝福他們：「奉我們主的名前行吧！祂曾揀選漁夫傳揚福音，祂自己是木匠，也是木匠之子！」一位王室的官長替他們找到一艘荷蘭船，他們可以在航程中作木匠維生，甚至為他們預備了工具。

6. 航程中他們繼續遭受嘲笑、反對、辱罵，但也有人表同情。他們恐嚇說，在St. Thomas會病死，或餓死。

7. 十二月7 日他們望見了西印度群島，那天Daily Text的經文是「無言無語，也無聲音可聽。」（詩七九3）歌詞則是：「阿們，我們心中滿了喜樂，向神發出讚美，帶福音給各族各民，使眾人歸於一真道，阿們」

4． 抵達St. Thomas

1. 抵達的當天，他們被沮喪的靈所籠罩，而當日的Text是賽十三4，實在是一場大爭戰！但Text中又說：「神的能力在祂僕人的軟弱上特別顯出大能來。」

2. 恩典：出乎意料地，一位移民找到哥本哈根某人來信而來迎接他們，這位Lorenzen先生安排他們住宿，讓他們住到自己有房子。

3. 第一個主日，他們奉主的名去做他們來此的任務。帶著Anthony 的信，他們找到其姐妹Anna和二弟Abraham，讀信給他們聽，Anthony在信上向他們作見證，這二人也藉此宣道。那些圍繞的黑人至此才知這福音不是只給白人（那裡的教堂只准白人去），他們也視這二人為天上所差來的教師。

【莫拉維亞與約翰．衛斯理John Wesley】

    John Wesley在他的日記中，記下了他與弟兄們的接觸：
1736年一月25日（主日）－往美洲Georgia的船上

    他看見弟兄們（他常稱他們為「那些德國人」）的謙卑、忍耐、愛心，又在暴風雨中見他們，包括婦人孩子，都鎮定安息，而大受感動。這船上也有David Nitschmann。

1736年二月24日－在Georgia

他與弟兄們同往，有機會看他們的一言一行。他說他們常常表現得很愉快，有合適的幽默，沒有爭競、怒氣、苦毒、傷人的話，他們行事與所蒙召相稱。在這段時間，他也認識了後來接續Zinzondorf作領袖的August Gottlieb Spangenberg（施旁恩伯爾）。Wesley向他討教一個問題，他卻反問Wesley「我的弟兄，我必須先問你兩個問題：神的聖靈和你的心有否同證你是神的兒子？」Wesley答不出，他又問：「你知道耶穌基督嗎？」Wesley說：「我知道祂是世人的救主。」他說：「不錯，但你知道否祂已拯救了你？」Wesley又呆住了，只能回答：「我希望祂是為救我而死的。」他又問：「你知不知道自己？」 Wesley 回答：「我知道。」

1738年三月4 日－在英國牛津（週六）

認識了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 （1712～1775）－莫拉維亞教會的傳道人。藉著與他的交通，Wesley承認自己需要得救的信心，隨即有一念頭：「停止講道吧，你自己沒有信心，如何向別人傳道呢？」他請教Boehler，他答道：「你當繼續傳講信心，直到你擁有信心，然後，因著你擁有信心而傳講信心。」

1738年五月24日（禮拜三）

    Wesley 得著了得救的信心。
1738年八月8 日（週二）

    Wesley 訪問Herrnhut，在他的日記中為莫拉維亞弟兄們的生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；他曾想在那兒與他們同住，但因為覺得神呼召他另有工作而作罷。

    （後來Wesley因著在一些真理的看法上與弟兄們不同而與他們分開）

【持續了100 年的禱告會】

1. 在Herrnhut的「五旬節」（1727年八月13日）後不久，於八月27日，他們開始了24小時守望禱告。共有24位弟兄，24位姐妹參加，每天各人用一小時禱告。有100 年之久，他們繼續這守望禱告，無論人在海上、岸上、在家、在外。

2. 他們援用了利六13壇上的火不能熄滅的命令。

3. 65年後，1792年，在莫拉維亞這小團體中已派出300 位宣教士前往地極。我們不能忽視這守望禱告所扮演的角色。

4. 這果效深遠的禱告網，其發起成員在當時的平均年齡可能只有約30歲，而親岑多夫本人不過是27歲的年輕人而已！今天，20世紀的教會，若有人獻身於這樣的禱告，將不知會帶來多大的影響呢。

5. 當我們留意十八世紀在英國和美洲的大復興時，常集中注意力於Wesley之偉大工作上，是否可能這24小時禱告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卻為我們所忽略？

【莫拉維亞的復興之火】
　　這些弟兄們初到紇仁護特的前五年，整個團體幾乎看不出有什麼屬靈能力；一直到1727年初，這三百人的社區仍有許多不和與紛爭（他們分屬不同教派，甚至包括羅馬天主教，都是為了躲避宗教逼迫而聚集於此）。這實在不像復興的前夕！

　　但他們的領袖親岑多夫伯爵和一些同工，卻相約為復興禱告，並藉著個人交談化解弟兄們之間的不和。然後在是年五月弟兄們化解了彼此的不和，大家進入同心合意的禱告，甚至指定了夜間守望者，以一首聖詩來報時！八月13日在擘餅聚會中聖靈澆灌下來，主的同在大有能力地彰顯，日後親岑多夫稱該日為新莫拉維亞教會的五旬節。
　　這個社區中的基督徒經歷新生命的大能而臉上發光，不和睦失去蹤影，不信者也悔改得救了。親岑多夫回顧那一天以及隨後榮耀的數月時說：「整個地區籠罩在神同在中，彷彿神已親自住在這些人中間。」

【宣教的火】
    親岑多夫與莫拉維亞弟兄們的守望禱告，使他們敏感於察覺神的心意，要傳福音給未曾聽過基督的遠方人們。這禱告網開始之後六個月，伯爵給其夥伴們海外宣教的挑戰，包括西印度群島、格陵蘭、土耳其、拉布蘭等。有些弟兄提出質疑，但親岑多夫很堅持，第二天有26人站出來獻身海外宣教－只要主引導他們。

    雖然一直到五年後，1732年八月21日，他們才差派了第一對宣教士出去（二位弟兄），但到了1742年，短短十年內他們已差派了70位海外宣教士。不要忽略一件事：這個社區一共也只有將近六百位居民而已！

    這些宣教士面對的挑戰與苦難是你難以想像的，等在他們前面的是囚禁、海難、逼迫、嘲笑、瘟疫、窮乏與困窘、死亡。第二批宣教士有17位，他們到達禾場第一個聚會是埋葬一個同伴！三個月後已有九位死亡；次年又差派了11位，但繼續有人死亡。而這並不能阻擋弟兄們的宣教之靈，28年後，他們已差派了 226名宣教士出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本文編譯自Christian History, Vol.1,  No.1》
十八～十九世紀的亞洲、及中國

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】
· 1625左右，即明朝天啟五年，一些工人在長安（今西安市）東郊約50公里處，挖到一塊石碑，高9呎（275cm），寬3呎（92cm），厚11吋（28cm），重約2噸。
· 碑題是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》，大秦指波斯，景教是早期基督教中一個有點異端教義的派別涅斯多流派，碑上有漢字一千九百多字，內容是基督教在中國一百五十年的歷史，兩旁以敘利亞文刻著數十位僧侶的名字。此碑成於AD 781，表明約在AD 630左右基督教已傳進中國，約唐朝初年，與玄奘赴印度取佛經的年代接近！
· 當時很可能已將聖經，特別是新約聖經的全部或一部分譯成中文，可惜沒有流傳下來到今日。因為在唐武宗廢佛時（845左右），景教也一併被廢止了。（有人認為是因景教為了「福音本土化」，而採用了許多佛教、道家的用詞，甚至碑上還有蓮花座。）
【元朝與基督教】
· 到了元朝，蒙古人與基督教有一些接觸，據說成吉思汗的媳婦是景教徒！蒙古人稱基督徒為「也里可溫」，意思是「蒙福之人」。
· 1271馬可勃羅Marco Polo隨父來中國，那時他才17歲，他在中國住了17年，後來寫了遊記，提到忽必烈大帝曾修書給教皇，請求「派基督教明哲之士100名，須七藝，學善辭令，能曉諭所有臣民，及凡拜偶像者，使知偶像之虛妄。」
· 1289左右，約翰．孟德可維諾John de Monte Corvino來到中國，正是馬可勃羅回歐洲之年。他在書信中提過聖經中文譯本的事。他沒有再回歐洲，1331死於北京附近。
· 明朝興起後，將一切跟蒙古人有關之物都毀了，包括了基督教。

【近代基督教傳入亞洲與中國】

· 《耶穌會》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宣教士，是到印度、印尼、與日本宣教的沙勿略Francis Xavier（1506~1552）。還有到中國的利馬竇Matteo Ricci（1552~1610）。近代天主教比基督教更早傳入中國。
· 基督教（更正教）傳到東南亞洲，則已經是18世紀末了。克理．威廉William Carey（1761~1834），英國浸禮會宣教士，被稱為「近代宣教之父」。他1793抵達印度，到他去世前，四十年之間，他和同工將聖經的全部或一部分，譯成印度數十種語言。
· 他主要的同工之一馬殊曼Joshua Marshman（1768~1837），1799赴印度，在孟加拉的塞倫坡Serampore，用了許多年的光陰將聖經譯成中文。1823/5他兒子約翰．馬殊曼代表父親，將完整的聖經中譯本呈現在英國聖書公會年議會上。
· 另一位更為人所知的宣教士是羅勃．馬禮遜Robert Morrison（1782~1834），他被稱為更正教第一位來中國的宣教士。父親是蘇格蘭人，小時也許跟發明火車的George Stephenson玩過！1807赴中國，在廣州工作，一盞瓦器油燈，上面放著一本翻開著的亨利馬太聖經註釋作風罩，就是他譯聖經的環境。

· 馬禮遜在1814出版了一本中文文法，以及新約譯本（部分以耶穌會的譯本為基礎），1818完成了舊約譯本。1824/5他回英國，親自將他的聖經中文譯本呈送到英國聖書公會的年議會，比馬殊曼晚了一年。但馬殊曼在印度能自由譯經，馬禮遜在廣州卻受許多限制甚至逼迫，且沒有同工。他的刻字工人梁發，後成為第一個中國傳道人。
· 他曾寫道：「這是很寂莫的境地。…這種侷促滋味我嘗夠了！…我不斷處在那壓迫者的恐赫之下。…幫忙我的本地人隨處被逐，有時甚至被抓。…我的手拿筆拿到倦了，若能拿犛來換，對我的健康會更好！」馬禮遜死於1834，年52歲。
· 另一南洋宣教士威廉．米憐William Milne，將馬禮遜所譯新約聖經，在爪哇、馬六甲一帶分發給華僑，他記著：「這是中文新約聖經最先發給中國人的頭25本！」

· 美國宣教士亞多尼蘭．耶德遜Adoniram Judson（1788~1850），1813到仰光，是緬甸宣教先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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